
‘因 撼甫友 稼 戈 璧

廖 辅 叔

辛亥革命以来
，

象萧友梅先生那样把音

乐教育当作安身立命的 事业
，

而 且 始 终 如

一
，
到死方休的

，

算起来人数并不多
。

同他

一辈的人物
，
如李叔同

，

曾经是创作新歌曲

的开山
，
到了习驻到血�玉 就已经在梦

州虎跑寺做了和尚
�
王光析

，

新文化运动以
�

一
口

后研究中国律学和音乐史的专家
，

到了抗 日

战争前一年
，
就已经客死德国波恩

。

他们活

动的时间都不及萧先生那么长
，
社会的影响

也没有那么大
，

盖棺论定
，
萧先生可真够得

上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
。

当

然
，

由于中国社会飞速的发展
，
到了后期他

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

但是 饮 水 思

源
，

萧友梅还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

听说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 中华民国史 》

将要为他立传
，
这篇回忆性质的小文章就算

是萧传的参考资料吧
。

香山萧家先前该是一个大族
，
我看过先

生老家的一张照片
，
那是一座楼房

，
里面可

以住上不少人
。

但是后来似乎中落了
，
所以

萧先生留学 日本的那段时期
，

在他考到留学

生官费之前
，
要靠翻译来挣点生活费

。

那是

这样的一种翻译
�
日本教师在那里讲课

，
他

站在旁边跟着翻译
。

因为当时
“
大清帝国

”
的

许多留学生
，

根本听不懂 日本教师的话
，
必

须花钱请一个翻译来传话
。

民国初年
，
他去

德国留学
，
一开头就是官费生

，

生活应该富

裕一些了
。

但是他的家庭不同意他出国
，

因

为他有维持家庭生活的责任
。

解决的办法是

他留学之后
，

要把官费的一部分节省下来
，

寄回中国去补贴家用
。

因此他在德国留学时

期生活总比一般留学生 俭 朴
。

听 我 的哥 哥

说
，
他当时是在修道院里面租用一个房间

，

房租比城市住房便宜
，
又可以安心读书

。

中

国从前的读书人为了安心读书
，

常常是寄寓

在庙宇里面的
。

想不到萧先生出洋留学
，

依

然继承了这个传统
。

一九�六年萧先生加入同盟会
。

由于孙

中山先生的活动已经受到清政府与 日本政府

的注意
，
随时有被追捕的危险

，
萧先生的住

处因此成为同盟会的联络点
。

萧友梅是学音

乐的
，

与政治可以说没有什么瓜葛
，
可以避

开暗探的狗鼻子
。

据说孙中山先生与廖仲慢

先生一班人开会的时候
，

萧先生实际上不可

能像其他革命家那样指天划地
，

审时度势
，

于是萧先生就站开一边
，
抱 弄廖 先 生 的 孩

子
，

以便他们专心筹划革命大计
。

经过实践

的考验
，

孙中山先生很欣赏萧先生的为人
。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
，
他即被任命为

总统府秘书
。

他的书房里一直摆着一张孙中

山亲笔题着
“
友梅先生惠存

”
的照片

。

德国大学生有一种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习

气
，

通称为
“
学院一刻钟

” ，

意思是迟到一刻

钟进入课堂不算迟到
。

我们的萧先生却利用

这一刻钟让教师当面修改他的作业
。

他那种

爱惜时间的习惯是处处表现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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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他考取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
，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打得难解难分
，
海

陆交通都陷于断绝状态
，

他不能立即返回
，

于是又转到柏林大学听课
，
并在歌 咏 学 社

��������������研究合唱艺术
。

他真的是把

别人上跳舞厅
、

咖啡馆的时间都用到研究工

作上面去了
。

要在旧中国推广音乐教育
，

萧先生具有

善良的愿望
，
至于促使他的善良愿望得以实

现的
，

则是主张
“
以美育代宗教

”
的蔡元培先

生
。

早在一九一六年蔡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

长之后
，
就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

。

但是

真正谈得上发生相当社会影响
，
却是由于萧

先生提议将音乐研究会改为音 乐 传 习 所 之

后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组织了一个管

弦乐队
。

这个管弦乐队
，
说 寒掺 是够 寒

‘

掺

的
，

全体成员只有十七人
，

其中有些人还是

从前海关总税务司遗留下来的
，

但总算是我

国人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
，
而且向群众介绍

了西洋的器乐曲
，
甚至于交响乐

。

有一次徐

志摩给学生讲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 ，

认

为学生
“
没有听过夜莺就是一个困难

” ，

为了

让学生得到一点对夜莺的实感
，
他建议大家

去听萧友梅先生指挥的贝多芬的第六
“
沁芳

南
”
�交响曲�

。

这在当时真可以算得是空谷

足音呢
。

关于萧先生的作品的影响
，

值得大

书特书的一件事
，
是一九二一年中国留法学

生因反对中法反动派互相勾结
，
出卖中国国

家利益
，

被法国反动军警逮捕的时候
，
陈毅

同志在狱中高唱《卿云歌》 ，
借以表示中国人

独立不屈的气概
。

这首《卿云歌 》的作者正是

萧友梅
。

虽然这首歌被北洋政府选定为
“
国

歌
”
以及其后出现的一些情况

，
使得对于这首

歌的客观效果的评价成为一个 较 复 杂 的 问

题
。

但陈毅同志当时高唱这首歌曲是用作战

斗的武器的
，
这说明这首作品有其积极的社

会作用的一面
。

萧先生对中国音乐的贡献
，
主要是在教

育方面
，
创作仅居次要的地位

。

他创作的旺

盛时期是在一九二�年初到北京到他同时兼

任北京几个大学的音乐系主任那几个年头
。

当时国内创作的新歌是很少的
，

为了教学需

要
，

他往往是随写随教
。

一 九 二 二 年他 的

《今乐初集 》和《新歌初集》先后出版
，

这在当

时不能不说是一新耳目的盛事
。

虽然这些歌

曲
，

特别由于那陈旧以至俗滥的歌词
，
加以

在作曲技术上也不无可议之处
，

今天大都已

经成为历史的陈迹
。

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历

史条件看一看
，
这是将近九十年前编印成册

的新歌
，

而且想一想新文学运动初期
，

胡适

的《尝试集 》也曾经算是呱呱叫的新诗
，

两相

比较
，

似乎也不必求全责备了吧
。

至于他在

教育方面最快意的一件事则是他经手创立了

中国第一个音乐院
。

过去他虽然身兼数职
，

总不免是寄人篱下
，

甚至于 引起 别人 的讨

厌
。

实际上音乐这一门在当时的高等学校里

面不过是附庸的附庸
，
有的称为图音系

，

有

的称为音体系
，
有的还称为图工操唱

。

经过

他的努力
，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体科

终于两科分立
，

然而究竟还不能说是理想的

专业教育机关
。

只有开办了独立的音乐院
，

才可以放手去干
。

但是说起来可怜
，

堂堂音

乐院一个月经费只有三千元
，

一年之后
，

几

经交涉
，
才增加到五千元

，

因此精打细算是

做得相当彻底的
，
真是

“
一个萝 卜一个坑

” 。

教务主任加一个注册工作人员就是教务处
。

图书馆从采购
、

编目到出借 全 由一 个 人包

办
，

当然更没有文 化 书
、

乐 谱
、

唱 片 的 分

工
，

同时还要向德国定购乐谱
，

兼管代售
，

还要抄乐谱
。

虽然是穷打 算
，
说 到精 兵 简

政
，

倒也是值得参考参考的
。

要办好音乐院—后来又改为音乐专科

学校
，

需要有一个得力 的 助 手
，

即教 务 主

任
。

最初萧先生想延聘青主担任这个职务
，

不久
，
黄自从美国回来 了

，

这 才 改 变 了 主

意
。

聘请黄自
，

还因为黄自与黄 炎 培 的 关



系
，
遭到国民党一些人的反对

，
只是由于蔡

元培的点头
，

才算定局
。

也可见他处理事情

总是出于公心
，

与蔡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方

针是一致的
。

音专五周年纪念刊编印过一张
“
学生家

长职业比较图
” ， “

商
”
的比例几乎占了一半

，

这显示出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特色
，
对发展

音乐教育来说是不相适应的
。

相当的一部分

人
，

特别是有些女学生
，

来学的目的并不是

放在音乐事业上
。

萧先生曾经感慨地说
，
一

个学生在音专上了几年学
，
领到一张证书

，

只是添了一份嫁妆
。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

萧

先生出了一个主意
，

发函各省教育厅
，
每省

保送音乐学生若干人来音专学习
，
毕业后回

原地方工作
，
以便促进各省音 乐教 育 的发

展
。

这样一来
， “
富丽堂皇

”
的高等音乐学府

也有了远 自边远省份来到上海的
“
土包子

” 。

当然
，
不经过翻天复地的社会主义革命

，
这

种点点滴滴的改良决不能改变中国音乐教育

的落后状态
，
更不能改变音乐教育的根本方

针
。

时代的局限
，

阶级的局限
，
使先生不可

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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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变

，

蒋介石对外不抵抗
，

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
�
对内却借

口国难
，
加强他的法西斯统治

，
派遣军训教

官进入各学校
。

眼看他惨淡经营的学校有人

插手进来了
，
他老先生还想抵挡一下

，
结果

当然
、

挡不住
。

最后他向国民党教育部打一个

秘密报告
，

请求调走这个军训教官
。

这是我

替他起草的唯一的密件
。

报告上去
，
一直没

有下文
。

哪里会有下文的呢� 这简直是
“
与

虎谋皮
” �

一九三六年 日本乐队指挥近卫秀膺来上

海指挥那个外国人的管弦乐队
，
并来音专参

观
。

为了表示
“
亲善

” ，
他提出回国之后要送

一架钢琴给我们
。

过了一些时候
，
我们收到

日本领事馆的一封信
，

说近卫秀膺送给音专

的钢琴已经运到了上海
，

请我们去商量交接

手续
。

萧先生的答复却是拒绝接受
。

抗战期

间汪精卫逃出重庆
，

投靠 日本帝国主义
，
在

南京组织伪政权
，
听说也曾企 图拉 先 生下

水
。

因为我早已离开上海
，

说不出什么具体

情况
，
只知道他始终在孤岛上维护着那所风

雨飘摇的音专
，
一直到他逝世

，
保持了崇高

的民族气节
。

记得从前上海有一家自来水笔

公司曾经约请各界名流用它的产品题字
，

并

把这些笔迹汇印成册
，
证明它的金笔特别适

用于写中国字
。

其中有一张是萧先生写的
，

写的是于谦的《石灰吟 》 � “
千锤万击出深山

，

烈火焚烧若等闲
。

粉骨碎身全不惜
，
要留清

白在人间
。 ”
作为近代中国辛勤创业的爱国的

音乐教育家
，
他是体现了于谦这首诗的精神

的
。

令令牵令争令争小十十今令令令伞令今今令今令今会令舍令令今斗今牵今今今令令伞小令令牵今伞伞令令今今小伞今十

湖北
、

武汉音乐界最近邀请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尚家骤同

志来汉作了有关意大利声乐学派

的学术报告
。

这次学术活动由音

协武汉分会和湖北艺术学院联合

主办
，
参加学术交流的有省

、

市

各专业文艺团体和艺术学院的声 乐 工 作 者 ��� 余

人
。

这一活动
，

对我省声乐学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

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

尚家壤同志先后作了四次报告
，
系统地介绍了

声乐发展的历史
，
详尽地阐述了声乐技巧的发展过

程
，
为我省声乐工作者在借鉴西洋发声法

，
从而丰

富民族声乐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资料
。

我省广大

音乐工作者一再提出
，
希望音协及有关部门多组织

一些学术交流活动
，
以开阔眼界

，
丰富和提高我们

的音乐表现能力
，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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